
贾平凹 的豆腐
文/田 冲

和贾平凹先生算是多年的故

交了 ，他对于我既是同乡 ，又亦师
亦友。我和他交往近二十年来 ，从

他的身上 、从他的作品中学到了不

少 的东西 ，可谓受益匪浅 。多年
来 ，我参加过他的两次生 日 宴会 ，
其中一次我还是组织者之一。我

参加过他女儿的婚礼 ，他老母亲病
逝 ，我和朋友还去了他的家乡丹凤
进行吊唁。我的婚礼 ，他也在百忙
中赶来参加了 ，给足了我这个晚辈
文友和老乡的面子 ，作家王海还写
了一篇文章 ，发表在《人 民 日 报海
外版》上 ，其中就提到了贾先生参
加我们婚礼的事。此外 ，还有不少
已经发表的文章记叙了我们的友

谊 ，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。我和贾
先生交往多年 ，或在会议上见面 ，
或在他家里相聚 ，或者在一起吃饭
喝茶 ，点点滴滴 ，每次回忆起来 ，心
中都充满了甜蜜和温暖。和贾先

生比起来 ，他是当代中国文坛上的
一棵参天大树 ，我们只是大树下面
的一棵小树 ，甚或就是一棵小草 ，
但他没有嫌弃我们 ，给了我很多的
关怀和提携 ，使我的生命因此增添
了很多光彩。

去年夏初的一个夜晚 ，我和

贾先生相约去他家里 ，为北京的
几位标准的 “贾迷”朋友寄来的几
十本贾先生的著作签名 ，因为书
太多 ，总共 34本 ，包括《浮躁》《废
都》《白 夜》《秦腔 》等等 ，而且太

重 ，一个人拿不了 ，我便和妻子一
起 ，每人拿了 一大包书前去登 门
拜访 。到贾先生家里的时候 ，已

经晚上十点 了 ，但见和我们相约

一起去拜访的老家洛南的书法家

吕 九鹏 、何君文等五人早到 了 那

里 。见我和妻子来 了 ，因彼此都

熟悉 ，贾先生就起身招呼我们坐
下喝茶 ，互相寒暄了几句 ，我就拿
出朋友文武君出版的委托我转交

的一本诗词集交给了 贾先生 ，书

中有十年前贾先生在我为他组织

的生 日 宴会上为东道主文武君题

写的书法作品 “飞龙在天”以及他

们的合影 ，贾先生翻了一会书 ，小
心地收藏起来 ，就边聊天边为我
们带去的书籍签名 ，总共花了 二

三十分钟才签完 。妻子笑着说 ，
这些 签名 的 书里面 有 一本书 是

1981年贾老师 出版的 ，那时贾老
师才29岁 ，就出版了 这么厚的一

本书 ，真不简单 ，田 冲四十岁 了 ，
现在才准备 出版第一本书 ，真是
不能比啊 。贾先生呵呵笑着 ，说
田冲这些年混得也不错 ，在西安
房子也有了 ，还当上了报社领导 ，
应该知足了 。吕九鹏等人趁机拿

出 他们 的 书法作 品 向 贾 先生 求

教 ，贾先生连声说好 ，直夸洛南出
人才 ，书法写得好 ，文章也写得
好 ，一片欢乐融洽的气氛 。之后
贾 先生详细询 问 我是 商 州 哪里

人 ，我说黑龙 口 ，他又问在黑龙 口

哪里 ，我说韩峪川 （多年前撤乡并
镇合并到黑龙 口 镇了 ），他说他也

知道 ，他认识一个女作家邝彩琴
的老家就是那里的 ，碰巧这位女
作家我也认识 ，我们的老家就隔
着一面小 山 岭 。我们越说越近 ，
兴致很浓 ，还谈到 了 我的岳父岳
母年轻时候的趣事和经历。谈话

中 ，我告诉他 ，二十多年前 ，我第
一次听到贾平 凹 的名字 ，我在读
初 中 ，当 时一位 同样姓贾 的校长
传达上级精神 ，在全校师生大会

上点名批评了 他 ，当 时认为他在
《 商州三录》里写黑龙 口 的那一篇

侮辱糟蹋 了 我们黑龙 口 人 ，贾平

凹被作为一个反面形象第一次被

我们牢牢记住 了 。我说完 ，大家
都在笑 ，贾先生就回忆 了 他的那
篇文章 中 的一些细节 ，说并无恶
意。在场的朋友说要我为贾先生

平反 ，我说那是当然 ，不过多少年
前已经平反过了 。之后我提到了

我的一位亲戚周述武 ，他老家也

是黑龙 口 的 ，他 曾经是贾平 凹老
家丹凤县的父母官 ，后来 当 过商
洛地 区地委书记 ，曾经也给过贾
平凹不少帮助 。

大家说说笑笑 ，时 间 过得很
快 ，在场的人纷纷和贾先生合影留
念。尽管我们很多人已经很多次

和贾先生合过影 ，但还是不愿放弃
这难得的机会 ，照相机哗哗闪个不
停 ，贾先生也任由我们这帮朋友和
老乡摆布着 ，脸上露 出灿烂的笑

容 ，我也掏出手机顺便拍了几张照

片。照完相 ，贾先生对我说 ，黑龙
口 的豆腐和豆腐干好啊 ，我说是
啊 ，很有名的 ，可惜我多年没有回
去过 了 ，也是只 闻其名未见其影

啊。贾先生说 ，和你们邻近的洛南

县的豆腐也很好 ，我这里有 ，拿一
些你们两 口 子回去尝尝。我和妻

子都不好意思了 ，我每次去贾先生
那里 ，总是两手空空 ，怎么好意思
拿他的东西呢 ，连说不行不行 ，贾
先生说有什么不行呢 ，说着就把我
们领进了厨房 ，打开一个大盒子 ，
找来一把刀 ，切下了很大的一块豆
腐 ，装进一个袋子 ，塞到了妻子的
手里 。那一瞬间 ，我和妻子的 心
里充满了感动和温暖 。

接着 ，贾先生的门铃响了 ，我
去开了门 ，原来是他老家同村的刘
占 良带着两个年轻人来拜访。刘

和我过去也认识 ，他 曾 在报社工

作 ，和贾先生还是亲戚 ，我们就客
套了一会 ，他和贾先生开始商量事
情。因为妻子是第一次来贾先生

家里 ，多年来对我的文学创作也很
支持 ，我就带妻子参观了贾先生的
上书房 ，欣赏了他家里的各种版本
的 自 己的书 ，以及他收藏的大大小
小的各式文物古董 ，这些摆设 ，材
质各异 ，形象万千 ，以观音菩萨和
各种佛像居多 ，还有南方珍贵木料
做成的巨型蟾蜍 ，我忍不住在那蟾
蜍背上摸了很多下 ，希望也能在贾
先生的创作室里沾沾灵气 ，有朝一
日 也能妙笔生花。

门铃又响了 ，我再去开门 ，来
人是商洛青年作家 、一家文学杂

志的主编王立志 ，我们也是熟人 ，
彼此 问候一番 ，看看已经晚上 11
点 了 ，不能再 占用 贾先生的宝贵

时间 ，我和妻子起身告辞 。贾平
凹把我们送上 电梯 ，频频地挥着
手说着再见 。

走在 回 家 的路上 ，妻子 说 ：
“ 以后我们再不能因为小事打扰

贾老师 了 ，他那么忙还热情地接
待我们 ，真不容易 。就从贾老师
送咱们豆腐这件事情和很多小事

情上 ，可见贾老师为人多 么质朴

和热忱 ，你要好好努力 ，写出好的
文 学 作 品 ，才 能 不 辜 负 他 的 期
望。”想着妻子的善解人意 ，想着
亦师亦友的贾平凹先生多年来对

我的扶持和帮助 ，想着他 曾经为
我题写的两幅书法作 品 “学无止

境”“远瞻”，那是多么殷切的鼓励
和祝福啊 ，我的心 中就有一股暖
流缓缓涌过 。

精致女人
文/宋 尚 明

收到 一个手机信 息 ，大意
是把女人分为几类 ，其 中之一
是 “精致”。精致女人 ，在 国外
如英国 、韩国 ，比喻秀外慧中的
优秀女人 ，现在 中 国 也 引 入这
样 的 说法 。用 来形容漂亮 ，外
表整洁 ，穿着有 品 味 ，有礼貌 ，
有修养 ，对家人 ，朋友都很好 ，
而且懂得生活的女人 。

这样 的女人 ，大概只行走
在江南小巷 ，居家过 日 子不大
容易看到 。我所理解的精致女
人 ，都与家庭生活有关 ，能把 日
子打理得有条不紊。我们楼下

就有一个女人 ，看去普普通通 ，
给我的印象是永远那么淡然平

静。她从不大呼小叫地与人讲
话 ；从不 “咚咚 ”跑着下楼 ；从不
大把大把地买菜 。这一点 ，她
说老公经常不在家 ，和儿子两
人吃得少 ，买多 了 留着不新鲜 ，
还不如不买 。

有一天她上楼来 ，送给我一
小坛腌制的青椒 ，告诉我这些都
是她 自 己腌制 ，从来不去 商场
买 ，因怕制作过程不卫生。接过
青椒尝了一尝 ，味道确实比商场
里的好。我赞叹她把 日 子过得
精致 ，她说 ，过 日 子就像这坛菜 ，
要想味道好 ，什么花椒 、蒜瓣 、香
料 ，一样也不能少 。

一次去她家 串 门 ，看见她
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。正在地

上顽皮的儿子 ，捧着 一个储蓄
罐 ，抬头看见我 ，说：“我妈妈说
了 ，把我的零用钱攒起来 ，我上
大学时就不用爸爸交学费。”她

听了若无其事 ，笑笑 ，给儿子投
过去鼓励的 目 光 。

睿智 的女子 ，学会从容面
对生活 ，积极面对生活 。日 前
看一本画报 ，名人轶事载 ：梅兰
芳发妻王明华 ，后为香火 ，兼祧
两房再娶福芝芳 。后来梅孟之

恋 ，差点娶 回梅家 。一次梅兰
芳要出远门 ，临走给福 、孟各一
部分生活费用 ，不等他行程结

束 ，孟已去信催钱 ，而福芝芳与
两个儿子及家人一起生活 ，尚
有一些节余 。

一点小事 ，却促使梅兰芳情
丝斩断。从中看 出 ，人到最终 ，
拨动男人心弦的不是纤纤玉指 ，
亦不是千娇百媚 ，而是生活中保
持的那份精心 ，精致 。精致女
人 ，有喝下午茶 、阅读书本 、听音
乐的 习惯 ，着精致淡雅的妆容 。
懂得出现在什么场合着什么服

装。记住你喜欢的人的生 日 ，包
括你的家人 ，当然 ，还有 自 己 。

这样的女人虽然貌不最美 ，
但必勤劳冷静 ，善 良明理。她不
光懂得抹净桌上的水 ，摆好瓶里
的花 ，还懂得怎样保持与异性的
距离 ，无论男人走得多远 ，都不
会走得出记挂她的心 。

书法 张龙章

松与 峰 柳影　摄

雪落心湖
文/朱敏

那场雪 ，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

最大的一场雪 。

下午的第一堂课是体育 ，学校
组织所有上体育课的班级到南湖

公园跑步。大家排好队 ，唰唰唰地
向南湖公园跑去 。公园就在学校

后 门的对面 ，过了 马路 ，穿过一个
小门 ，里面是茂密 、茂盛 ，到处长满
松树和 白桦树的森林公园 。

已经入冬一个多 月 了 ，天很
冷。我们里面穿着校服 ，外面套了
暖大衣 ，跑在公园的小路上 ，依 旧
感觉冷。天阴沉沉的 ，东北的同学
很有见识地说 ，可能要下雪。我低
头跑着 ，全然不理会。我的心里全
是悲伤 ，想家 ，想他 ，觉得生活过的
没意义 。

从大一到大 四 ，好多班级 ，体
育老师分段领跑 ，我们跟在后面 ，
整个公园 ，就听见老师的哨声 、喊
队声 ，交织在一起 ，像是有鸽子飞
过天空。男生们在大声说笑 ，讲着
他们寝室昨晚熄灯后的 “会议 ”内

容 。女生静静听着 ，低声笑着 ，笑
他们的傻 ，笑他们的年少轻狂 。

不知不觉 ，竟然就开始下雪 ，

鹅毛大雪 ，一 片片飘飘摇摇落下

来 ，落在我们的头上 ，身上 ，落在小
路上 ，落在松树枝上 ，落在 白 桦树
上 。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，抬头望
去 ，竟然是白茫茫一片 。

我们离学校越来越远 ，老师怕
出事 ，带领我们往回跑。雪在漫天
飞舞 ，我们跑在雪中 ，一时间好像
被穿越 ，不知身在何方 ，不知 自 己
要往哪里去。跑了很久 ，大家都气

喘吁吁的 ，呼气吸气时 ，一片从唇
边飘落的雪花 ，不小心就会被吸进
嘴里 ，冰凉凉的 ，融化在嘴唇上 。

从身后看去 ，每个人都仿佛
成为一个雪人 ，头发上蒙上一层
洁 白 的雪花 ，甚至耳朵上 、鼻子
上 、眼睫毛上 、都有雪花。大家
边跑 ，边拍打着 ，吹着 ，让雪花
从身体上滑落 。我戴上了 衣服上

的 帽 子 ，把 自 己 包 裹 得 严 实 一
点 ，雪让我浮躁的心开始变得沉

静，不再那么悲伤 。
家乡 没有 这 么大 的雪 ，即使

下 ，也是细细碎碎的雪丝 ，下一整
夜 ，清晨透过窗户 ，外面就是一个
白茫茫的世界。出去呵 口气 ，空气
是清新的 ，有股清凉的薄荷味。站
在雪地里 ，世界安静得好像只剩下
你一个人 。

可是东北的雪不一样 ，下得热
闹 ，下得纷纷呈呈 ，好像大家约好
了一起出来赶集。尽管都是 白 ，却
白得厚重 ，白得喜庆。南方来的同
学大呼过瘾 ，队形慢慢地乱了 ，散
了 ，三三两两的同学离开了班级的

队伍 ，自顾 自 向前跑去 。
我也跑着 ，向学校跑去 ，向宿

舍楼跑去 ，又像是向某个一直向往
的地方跑去。脚落在雪上 ，发出踩
踏声 ，挤压声 ，那么脆 ，那么响。好
多年过去 ，我才发现 ，原来那场雪
不仅落在南湖公园里 ，落在长邮的
校园里 ，更落在了 我的心上 ，冰凉
冰凉的 ，像冬天的冰淇淋 ，一直让
我回味无穷 。

情系漠西河
文/朱耀儒

漠西河是家乡西边漠西沟里

的一条小河 ，家乡人不叫漠西河 ，
而叫 西河 ，也不知道村西的沟叫
漠西沟 ，而叫 西沟 。漠西河这个
名字是我上中学时在县民政局办

公室的县级地图上发现的。听 民

政局 的一位干部说 ，漠西河发源

于县北 50里外的五龙泉 ，由 沿路
各地泉水汇集而成了河 。

大概是因为河太小吧 ，省级
地图上难觅漠西河的踪影。但当

它 一路绊绊磕磕跑到 我们那里

时 ，已经俨然是一条河 了 。河有
七八尺宽 ，最深处一米左右 ，流量
大约两个立方。但整个漠西沟因

这条河而生机勃 勃 ，意趣盎然 。
河两岸杨柳参天 ，花草葳蕤 ，蜂飞
蝶舞 ，鸟翔虫鸣 ，一派原始生态的
自 然风光 ，其情其趣 ，令人惬意陶
醉 ，让人流连忘返 。

漠西沟宽 阔平坦 ，河两岸属
于我们村的可耕地有一百多亩 。

河水滋润 了 两岸的土地 ，让我们
这个处于渭北旱塬的小村得天独

厚地歆享了水浇地的优越性。全

村上百亩河滩地都能浇水 ，无论

天再旱 ，河滩地照 样年年丰收 。
三年 自 然灾害时期 ，我们村上千
口 人没有得浮肿病的 ，没有外逃
的 ，没有要饭的 ，每个人都能囫 囵
个温 饱 ，很 是 让 外 村 人 眼 热 向
往 。不说周 围别 的大村 ，就连县

城 的 许 多 姑娘都争相嫁到 我们

村 。有人做过统计 ，县城三个大

村那时候嫁到我们村的

姑娘就 占 了 我村新媳妇

的 一 半 ，许 多 多 年 的光
棍汉那时都成 了 家 。常

听外村人 说 ，朱介村有
上百 亩水浇地 ，人家 才
不害怕遭年谨呢 。言外

之意是我们村的人从来
是不会饿肚子的 。庄稼

人只看重土地 ，有 了 水浇地也只
说到 了 土地 ，而把 “水 ”只是附带
地提一下。岂不知真正能够保证

我们村人人都能温饱的是那令人

魂牵梦绕 、潺潺不绝的漠西河 。

因为 玉米稳产高产 ，河滩地
年年固定不变地种玉米。每年到

了秋天 ，所有劳力下沟收获 ，老迈
妇孺全体 出 动 ，河两岸 、沟坡上 ，

人流如潮 ，摩肩接踵 ，欢声笑语响
彻满沟 。此情此景 ，真正应合 了
“ 收获是农 民的盛大节 日 ”那句

话 ，那种气氛 比过年都热 闹 。人

多力量大 ，不大功夫 ，河岸便堆满
了小山一样黄灿灿的玉米棒。三

根粗壮的木棍支架下吊起一杆大

秤 ，一箩筐一箩筐地将玉米棒分

成一个个小堆 ，并用纸条标上户
名 。各户在玉米堆上找见 自 己的

名字后 ，便可以搬运了 。那时候 ，
下沟的路只有一条 由许多 “之”字
组成的小路 ，根本不能行车 ，搬运
玉米棒完全靠肩挑人扛 ，老人妇
孺则背的背 ，抱的抱 ，蚂蚁搬泰山
般地将玉米棒运回家。尽管每个
负重的人都累 得汗流浃背 ，气喘
吁吁 ，但收获的喜悦完全掩盖 了

劳作的辛苦 ，人们在挥汗如雨的
同时 ，依然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，插
科打诨不时相闻 ，更有人抑制不
住 内 心的喜悦 ，吼起高亢豪迈的
秦腔来 。

河滩的水浇地除了种粮食之

外 ，还辟出一定的耕地种菜。每到
春季 ，菜园就忙活起来了 。先是小

青菜 、菠菜之类的软菜下
种 ，接着便开始辣椒 、西红
柿 、茄子等高株菜育苗 。

不等这些高株菜成苗 ，黄
瓜 、西葫芦等蔓生菜已经

展叶开花。等将葱苗拥成

一排一行的时候 ，多年生
的韭菜就可以上市了 。接
着 ，青笋 、莲花 白 、热萝 卜

也纷纷成熟。那时候种菜并不是
为了调剂社员的生活 ，主要考虑的
是经济收入。种菜人每天把菜担
挑到镇上的蔬菜门市部 ，记下分量
和单价 ，会计每月 去门市部结账 ，
便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。这收

入便是生产队唯一的经济来源 。
当然 ，社员也可以去菜园买菜 ，但
那只是在过节或招待客人的时候 ，

平时则很少有人想到吃菜的奢侈 ，
大部分人都是在家门 口采挖些野

菜凑合。到菜园买菜 ，那些黄瓜 、
西红柿之类可以尽管饕餮。刚刚

采摘的黄瓜 、西红柿的鲜嫩清香 、

甜润可 口令人没齿不忘。生产队

也不是从来不为社员着想 ，为了一
个冬天的用菜 ，菜园会种下数量不
菲的萝 卜 、白 菜和红萝 卜 ，秋天将
这些菜分给各户 。分菜也和分粮
一样红火热闹 。各户把这些菜贮

藏起来 ，就不愁一冬的用菜了 。
漠 西 河小得上 不 了 分省版

图 ，真可谓微不足道。它没有大江
大河的壮阔和气势 ，也没有名山秀
水的美誉和魅力 ，但对故乡人来说
却是功德无量 ，永不泯灭。它以涓
涓清溪滋润着家乡的土地 ，默默地
养育了家乡人 ，无私地惠泽了多少
代 ，慷慨地主宰着上千人的命运 ，
让家乡人享尽 了 大 自 然的恩惠 。
恨我智愚脑钝 ，不能尽述它的不朽
勋绩。但我时刻记挂着小小的漠

西河 ，怀念着漠西河。我将拨冗抽
暇 ，去我心仪的河里濯足 、净身 、洗
心 、荡魂……

冬天的树
诗/王苏平

当 我们加衣　虚胖起来
树把 自 己脱得精光
一 身 暴露无遗的 骨骼
让我们 想到　那些 支撑
年轮滚动 的 辐条

不 动　或 晃动 的裸枝

蓄满 了 鞭笞 的 力 量
再 凶猛 的 风　扑上去

也会疼痛 得呜咽

而 我　一 直偏 爱 那 些
知道春萌 又懂得秋落的 树
就像爱 着有 哭有 笑
有热 闹 也有寂 寞 的 生 活
就像爱 着有得有 失
有星 闪 又有灯灭的人生

北 风
诗/杨伟

北风吹来的 时候叫 做冬天
北风使冬天 变得漫长

贫 穷一样漫长 的 冬天
猫 着腰 ，裹 紧一件 黑棉袄

北风从北 面 吹来

吹在 山 墙上
吹干 了 玉 米 ，吹红 了 辣椒
吹 出 了 墙缝里 的 口 哨

一 家人
在 北风里抱成一 团
一 口 锅 ，一 张炕

一地鸡零狗碎的 家 常

所有能运送的 寒冷 、饥饿
北风 ，都运来 了
北风运不 走的

是刻 骨铭心 的 温暖

美丽的乡愁
文/董昱

故乡 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/总在有

月 亮的晚上响起 /故乡 的面貌却是一种
模糊的怅惘 /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/离
别后 /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/永不

老去……读着席慕蓉的《乡愁》，一种说不
清 、道不明的情愫 ，在我的体内发作 ，如五
脏俱焚 ，神魂颠倒 ，分不清朗朗乾坤 ，欲罢
不能 。这种思念 ，这种离愁在夜阑人静 、

孤独寂寞的时候尤为清晰和真切 。

异地他乡工作多年 ，时常有一种淡淡
的乡愁印在我的脑海 ，千回百转 ，梦牵魂
绕。乡愁涌起的时候 ，我常常向着北方眺
望 ，在渭北旱腰带上有我的家 ，那里有我
的亲人和朋友。亲人和朋友那殷切的 目
光就是那牵引着风筝的线 ，我感到我就是
线头那飘忽的风筝 ，永远都离不开那根线
的牵引 。故乡就成了我魂牵梦萦的眷恋 。

真想回老家看看啊 ！一睹老家是否
风采依旧 ？猜想老家的绿水是否荡漾碧

波千里？猜想老家的青 山是否还是当初

的绿意盎然 ，依然是人们心 中 的天然氧
吧？儿时亲密玩伴多年后相逢是否见面
曾相识 ，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慨万千？初
离家亲 自 栽下的垂柳是否高大 、强劲 ，依
依如风姿卓约 ，姿态端方 ？

……
我是如此地强烈地怀念着家乡的一

切啊 ！感触老家的点点滴滴都是我的珍
爱……

那一年四季唱着欢歌的小溪流飞快
流淌 向远方 ；那错落有致 、长满青草上下
起伏的 田埂 ；当初在家牵着的老牛 ，慢悠
悠地随我去老地方吃着可 口 的草 ，我则懒
散地在太阳的余辉中躺在松软的草地上 ，
仰望着晚霞满天的天空 ，任思绪飞扬在无
垠的云雾中 。惬意的感觉 ，妙不可言 ，至
今回味无穷 ！

离开家乡后 ，也曾回乡探亲几次 ，每次
回乡都有不同的感觉。记得二十世纪九十

年代初期回到家乡 ，人们已经把工作的中
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 ，家乡的父老已专
心抓生产 ，受尽贫穷的乡亲们终于填饱了
肚子，脸上露出了笑容 ，再也不用为吃饱饭
而发愁。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又回
到家乡 ，乡亲们再也不为吃穿发愁 ，通过种
植苹果 、搞多种经营 ，口袋里也有些钱 ，经
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。跨入新世纪 ，我再
次回到家乡 ，家乡 的面貌发生 了 巨大变
化。盖起了一排排崭新砖房 ，用上了高压
电 、自 来水 ，铺设了水泥路 ，建成了优质富
硒苹果园 ，新鲜果品源源不断运往各大中
城市。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推广 ，家乡人
民更是喜笑颜开。种地不用纳税反而有了
补贴，60岁以上的老人和城里人一样领上
了 “工资”，住院还能报销 ，难怪种了一辈子
地的三大爷说：“我活了一辈子还没有见过
这么好的政府。”人的思维方式 、生活方式、
知识素养迅速提升 ，眼界越来越宽阔 、雄心
越来越大 ，创业的思路 、方式越来越多 ，很
多人都把孩子送到城市学习 、上班 ，在城市
成家立业。年轻人到影楼拍婚纱照 ，旅行
结婚。着装五颜六色 ，发型异彩纷呈。看
着家乡的变化 ，我内心感到无比欣慰。

家乡 ，我想立即回到你的怀抱 ，回到
你柔情似水的怀抱。静静感触你的纯净 ，
你的清澈 ，你的温暖 ，你的变化 。

乡愁 ，我美丽的乡愁 ，浓浓的乡愁 。


